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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论文】 Jesse Q. Sutanto的Dial A for Aunties散居族裔文化传承研究 Diaspora Analysis in Dial A for Aunties novel
by Jesse Q. Sutanto 萧翡斐1、林芳洁2（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 Olivia and Jessica Eliana Limantara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Surabaya, Indonesia Email: olivia@petra.ac.id ; a12190005@john.petra.ac.id Published online: 26
APRIL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Olivia, & Limantara, J. E. (2024). Jesse Q. Sutanto的Dial A for Aunties散居族
裔文化传承研究: Diaspora Analysis in Dial A for Aunties novel by Jesse Q. Sutanto.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1), 36–67.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3.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3.2024 摘要 《Dial A for Aunties》是一本英文喜剧小说，讲述了在美国生活的印
尼华裔，小说充满了印尼华裔文化的特色。此研究探讨五个主角色的散居族裔身份对传承华文文化的影响，尤其对家庭价值观和跨文
化的语言交流方面；根据Clifford （1994）提出的的文化传承理论主要强调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变异性。该理论挑战了传统上静态和
本质化的文化观点，认为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时间、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互作用而不断变化和再创造的。；而根据
Cavalli- Sforza（1982）探讨了文化如何在不同世代之间传递和演变，并运用了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些过程。理论分析其文化
传承。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她们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但她们还是离不开原籍国的身份，此外，他们的身份对他们养育下
一代的影响非常大。 关键词：散居族裔、文化传承、散居特征、跨文化语言交流、家庭价值观、 1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中文系
讲师2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Abstract Dial A for Aunties is an English comedy novel which narrates a
story about Chinese- Indonesians characters living in America. This novel is rich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donesian’s culture.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about how the five main characters’ identity influence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 especially on family values aspect and intercul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spect, also
discussed the diaspora form in the five main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Clifford’s theory, and methods of inheriting
culture according to Cavalli-Sforza’s theory. The result is, even though they lived in America for quite some time,
they can’t be separated with their identities and that their identities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ir what they educate
their descendants. Keywords: Diaspora, Cultural heritage, Diaspora characteristics, Intercul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Family values, Dial A for Aunties 1.研究背景 印尼华裔散居族裔出于各种原因移居美国。有些人起初只为了
留学，毕业后却决定留下来，不想再回国了。其他人移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虽然Jesse Q. Sutanto写的Dial A for
Aunties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纯属虚构，或多或少其灵感也是从作者的实际人生启发的，小说里讲述了在美国居住的印尼华裔后代
所独特的身份。 这本小说的作者身份是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小说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美国，也许因为作家本身曾居住在新加
坡，而后又移居美国。可说小说故事跟作者本身所历经的人生息息相关，小说中的女主角Meddelin Chan的印尼语和普通话跟作者
的语言能力也是一样说得马马虎虎，不那么流利。这种小说情节和其作者有相同背景和人生历经算是很少看见的。 这本小说的语言
是英文，只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而已。除了Meddelin Chan女主角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主角，如：母亲和阿姨们，都是在印尼出生的
印尼华裔。通过这本小说， Jesse Q. Sutanto不仅讲述了Meddelin Chan虚构故事，而且讲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和成长过程所遇到
的难题。据说Jesse Q. Sutanto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写一封给所有移民历史悠久家庭情书。她希望使用几种语言混合的父母可以被
理解为另一种父母对孩子的爱意，而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 虽然Jesse Q. Sutanto算是新出名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得到讀者的認
可。2021年，Jesse Q. Sutanto第一本小说The Obsession初次出版。不久，第二本小说又出版了，那就是Dial A for Auntie。
可以说，这本小说提高了她的知名度。出版后不久，多方争夺这本小说的改编权。Netflix已经买了这本小说的版权，将改编成电影
(Kit, 2020)。目前还是在拍戏，发布日期未宣布。 Jesse Q. Sutanto写作灵感大部分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故事中的角色对读
者来说都是刻画成功，栩栩如生。她写这本小说的对象大部分都写给青年人，小说使用喜剧方式讲述严肃的话题或惊悚的故事。在小
说中作家提出的主题是喜剧和亲情，都是从印尼华裔的角度来讲述的(Book Series in Order)。Dial A for Aunties是在2021年出
版，目前还没有人对这本小说进行研究。这本小说从一出版到现在，足足一年多从各国的读者都得到了好评。在Goodreads，它得
了3.72/5的评分3 。在Amazon得了4.1/5的评分4。 在小说里，其作者本身表示这本小说是写给家人的情书。很多读者在阅读这 3
https://www.goodreads.com/en/book/show/53310061 4 https://www.amazon.com/Dial-Aunties-Jesse-Q-
Sutanto/dp/0593336739 本书时把以下的句子划重点。 Their grasp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ir
intelligence,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acrifice that they have made for us. (中文翻譯)他们的英文能力并不代表他们的智商
很低，反而反映出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5通过这本小说，她尊敬每个父母对孩子的爱，以及让儿女们感受到祖先曾经做过的付出
和爱给下一代的人。 笔者选择这本关于在美国的印尼华裔散居的小说，是因为作家能以幽默而现实的方式讲述了印尼华裔散居的生
活。作者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见解并减少人们对散居族裔的歧视，尤其是对印尼华裔散居的刻板印象。印尼华人在苏哈托时
代经历了文化限制和种族歧视。在美国，印尼华裔因缺乏历史和文化知识而依然受到歧视(Urban, 2013)，而老一辈的也因为使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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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语言而被认为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也面对不少挫折。 对华人移居小说的研究之前已经有了，如：Rustono Farady Marta
（2015）在Identitas Tionghoa dalam Sastra Diaspora Indonesia Only A Girl karya Lian Gouw中讨论了小说中的主角移
居研究。此研究结果发现其内容与在1962年移居美国的小说作家是线性关系。可说，Lian Gouw以自己的经历得到灵感或依据写成
小说。本研究将探讨小说中出现的移居现象及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及散居身份对小说主角色家庭中华文化传承的影响。 2.理论
支持2.1散居定义 根据印尼语大词典，散居是指一种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期，例如，在1949年以色列国建立之前，该犹太民族
没有国家（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n.d.）。 “Diaspora”从词源学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διασπορα”，原意为“在
各地播撒种子”，而后从中衍生出人口流散的意思。 根据Clifford，散居意味着在目的地国家拥有住所，在目的地国家拥有具有社区
生活。因此，在散居中存在政治和身份斗争，这实际上将限制目的地国原籍国的旧习惯(Clifford, 1994)。散居依附于那些认为自己
拥有、支持并与祖传土地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活动。这种关系必须得到加强，以抵抗遗忘、同化和掠夺的 5
https://www.amazon.com/Dial-Aunties-Jesse-Q-Sutanto/dp/0593336739 过程。除此之外，Clifford还表示，散居的经历
总是与性别有关。散居的女性生活充满了痛苦和挣扎，甚至比男性痛苦还要多两倍。斗争包括流亡中的物质和精神上没有安全感、家
庭和工作的需求，以及新旧父权制的要求。根据Clifford的说法，散居的女性“以复杂的战略步骤连接和断开，忘记和记忆。” 2.1.1
散居族裔特征 James Clifford将散居描述为不仅是出国旅行的人，更重要的是，散居相互影响一个人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身份。
Clifford提出的散居特征包括（1）分散的历史、（2）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3）在目的地国家的疏远、（4）返回家园的愿望、
（5）对原籍国的支持、（6）优先考虑集体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族群可以符合所有列表的特征。在历史上，随着社会发展
这些列表会改变(Clifford, 1994)。 分散的历史意味着散居族裔不是现在住的国家的本地人。他们可能在目的地国出生，但是他们的
祖先有移民的历史。第二，原籍国的记忆可以通过前辈传承，这些记忆可在他们的脑海里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第三，他们
在目的地国感到疏远，可能是因为感到不被接受，目的地国的人把散居族裔看成“永久的移民”。虽然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在目的地国出
生，但仍然不完全接受他们看成“本地人”。第四，散居族裔认为原籍国是真正的家，一有了合适的机会想要回家乡。第五，因为对原
籍国的情感造成了想要支持原籍国并想要对原籍国有一定的贡献。第六，他们和拥有同样历史与身份的人创造了一个集体身份因为有
种感觉他们理解散居族裔所经历过的事并与之相关(Lehmann, 2012)。 2.1.2印尼华裔历史动态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口最多，来自
闽粤（福建、广东）侨乡和五大方言群，移民历史最悠久，经济财力最雄厚。北美地区早期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来源于广东省珠江三角
洲地区，华人移民长期遭受政府种族主义极端歧视与排斥。吴小安（2014）表示北美华人经济与社会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孤
立、被排斥，最直接的结果和最经典形象是西方的唐人街与华人男性洗衣工。这与当下北美新移民高科技专业人士、高收入、国际化
的背景迥然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八十年代开始，北美的华人分量日益加重，不仅成为新移民的重点输出地，而且是华侨华人
最重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人才宝库，成为中国新移民居留地首选地区，日益成为挑战东南亚华社传统重要地位地另外一极(吴小安,
2014)。 纵观印尼历史，华人的身份一直在变。以前，它被认为是一个独立于大多数 印尼公民（当地人）的社区团体。 “本地人“一
词不适用于印尼公民，因为印尼由各种种族和语言组成。然而，所有“本地人”印尼部落，如爪哇人、安汶人、巴厘人或达雅克人都被
认为是“本地人”的，他们统一使用一个术语“本地人”。 其实，印尼的华人也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印尼的大多数华人来自福建、客家、
潮州和广东。这些族群中的每一个都有明显的语言、经济和文化差异。客家人迁移到东加里曼丹，福建人主要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
腊，潮州人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和廖内群岛，而广东人则遍布整个群岛(Turner, 2003)。 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政府实行分离政
策，将人们分为三类：第一，欧洲群体，尤其是荷兰人；二、东方集团；第三，“本地人”（pribumi）社区，荷兰人这样做是为了将
华人社区与“本地人”区分开来。（荷属东印度宪制法， Indische Staatsregeling第163条）Setiono(2008)提出华人的居住地与
其他民族隔离开来。除此之外，华人还被赋予了征税、贩卖鸦片和开设赌场的权利，这对当地社区非常不利。这些政策使中国人被认
为具有更高的地位，并形成了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印尼华裔公民在中国、荷兰和印尼之间的政治倾向也摇摆不定，这使得“本地人”公
民经常将印尼华裔公民贴上殖民爪牙的标签，从而产生社会歧视问题。此外，印尼华裔在经济领域的能力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嫉妒
(Chessiagi, 2017)。 苏哈托政府以国家稳定才是重中之重，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措施和严格控制。在新秩序，苏哈托进行同化政
策。他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华裔问题的办法。同化政策要求印尼华裔抛弃所有的原有身份。按照Donal Horowiz，同化可以分成两
种： incorporasi和amalgamasi。Inkorporasi指的是一个族群采取别的族群的身份。Amalgamasi指的是两个或以上族群合在一
起，造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族群(Suryadinata, 2003)。新秩序发生的是inkorporasi同化，他们把华裔文化当成外国文化，并让华裔
离开自己的文化。这反对了印尼的口号“Bhinneka Tunggal Ika” （多元化中的统一）。 为了实现印尼华裔的同化，政府创造一个
组织叫“Lembaga Pembinaan Kesatuan Bangsa”，以LPKB（Lembaga Pembinaan Kesatuan Bangsa）为代表的同化主义
者希望印尼华人停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开始接受当地土地著民族的习俗。本来同化和政府并没有关系，但是新秩序认为同化概念值
得成为解决印尼华裔问题的办法。苏哈托进行的同化政治让印尼华裔必须完全各个方面融入印尼文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华裔
的特征，以便他们能够和‘本地人’同化” (Suryadinata, 1999)。 Sidang Umum IV MPRS决定了一些同化的政策其中是表示同化
是唯一一个 让华裔融入印尼文化的办法、敦促政府发布禁止外国学校并让政府管理地域文化的政策、中文的报纸出版变成政府的垄
断。这个决定变成一个各种限制华裔文化的初始点：禁止中国学校、禁止中文报纸出版、禁止华人的政治组织、必须改名字的政策和
关于国籍的问题(Chessiagi, 2017)。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发生了黑色五月暴动。在这次暴动中，许多印尼华裔的商店和房屋
被掠夺、损坏、烧毁和抢劫。印尼华裔人民也是酷刑、强奸和谋杀的受害者。大多数有钱的印尼华裔选择移居国外以避免更残酷的迫
害。目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大多数印尼华裔都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永久是移民”（不被接受）的概念不仅在印尼存在，
而在美国依然还在。在洛杉矶，种族主义并不少见，但往往被忽视。印尼华裔不断受到迫害，许多印尼华人来到美国寻求庇护，开始
过着新的生活。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印尼华人寻求庇护者为难民，因此几乎没有对他们的帮助或关心。因此，缺乏政府的关注导致媒
体、教育机构和公众的缺乏关注。 印尼华裔继续被排斥在印尼和美国的社区之外。“中华文化特征”的概念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在海
外华人中各不相同。受环境和历史的影响，住在印尼的印尼华裔和住在美国的印尼华裔就是中华文化特征概念如何在特定群体内自行
发展的例子。 2.1.3华裔散居身份认同 根据Wiliam Safran（1991），“散居意识是存在条件的智能化”，存在条件是通过一个人被
连根拔起的家园的神话来理解和调和的存在条件。中国人的身份变得非常局限于起源于中国的事物，其中华人必须带有“真实”的印记
才能被认可。 Chow （ 1991 ）提出“大陆的中国人往往比来自台湾或香港的人更‘正宗’，因为他们已经‘西化’了。”对于华裔散居族
裔，如土生华人或“华人”更加褪色和不真实的第二代华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普遍。 马来西亚土生华人Ruth Ho (1975)在她的
《On Learning Chinese》书表达了她对必须上华文课的抱怨。他透露，母亲鼓励她的孩子学习中文，因为她对他们不会很流利说
中文感到内疚，而她的母亲也给他们灌输了他们应该以中国人的身份和学中文为荣。然而，华裔也被人描述为“一群受过英语教育但
不懂自己语言的人”。她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当德国、挪威或瑞典移民移居美国时，他们不会因为说英语而受到批评(Ho,
1975)。这证明了用于保持白人文化“纯洁”的双重标准。散居族裔的概念成为防止非白人、非西方元素进入和污染西方文化。 华裔
在中国内地和中国外地永远不会一样。这种经历因地而异，受世界各地华人后裔定居和形成新生活习惯的地方环境的影响。在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一书中，杜维明透露，并非所有华裔散居族裔都会对中国文化感
到舒心。对于出生在国外、不会说普通话或不墨守成规的少数民族来说，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心理负担。对这些人
的而言，留在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Tu, 1994)。 东南亚的土生华人常被称为失去中华文化底蕴，融入当地人的华
人后裔。根据David Wu (1994)的说法，“虽然‘原始’华人质疑土生华人声称即他们也是地道的华人时，但是土生华人自己对他们的
华人身份充满信心。人们经常听到他们称自己为“我们是华人”。 Balibar（1991）指出，属于一个种族会产生一种基于归化和虚构
的亲属关系和血统概念的归属感。中华民族人认为，中华民族作为黄帝后裔的团结。“亲属神话”对散居海外的人的自我概念有显着影
响，因为它为那些感到错位和背井离乡的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这种情况(Chow, 1993)。 Henry
Tajfel（1982）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其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个体会认识到他
（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被分为社会类化、社会比较
和积极区分三个过程。社会类化指将对象、事件和人进行归类，找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相异；社会比较将自己所在群体和其他群体
在层级上进行横向比较；积极区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然后与其他群体进行主动区分，从而提升自身水平。
华人华侨作为一个群体，内部信息流动的方式属于典型的群体转播，即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转播行
为。它区别于大众转播专业性、组织性的信息组织形式，更多体现的是所有群体成员在转播过程的作用。典型的群体转播中，群体成
员会秉持某一共同的“群体意识”，包括群体感情、归属意识、群体目标和亲体规范。群体意识是群体转播作用下的结果，一旦形成就
会对群体成员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作用(陈力丹, 2016)。 研究者认为，华人华侨希望始终与祖国保持绵延不断的关系，会乐
于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转播，成为其主要受众群体(李旻, 2015;李&王, 2019)。按照李沁和王雨馨（2019）的研究，相对中
国内人群，华人华侨获取中华文化信息的行为更具主动性。海外主流社会关注的议题和信息很少会以中国为核心，对中华文化的关注
也相对较少。华人华侨很难依靠当地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获得及 时、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因此，他们要想获取中国相关信息，
需要积极主动区获取(李&王, 2019)。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返回家园的散居族裔常常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离开的地方已经不一样
了。他们离开的地方也像他们一样移动了。记忆与历史的分离，让许多散居海外的人感到茫然，仿佛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陌
生人。通过迁移，他们离开了自己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再具有连续感，他们也会走不一样的路，仿佛散居族裔
踏入了另一条历史线。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一书指出，“家”和“归属感”可以成为散居族裔状况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或者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对于特定散居的族裔历史来说是非常具体的
（布拉, 1996)。大多数移居国外的印度尼西亚人都是自称“华人”的人，他们经常以此为理由移居(Ang, 2005)。 1965年，六名将
军被杀，苏加诺总统被推翻。学校关闭，印尼盾贬值。公众的愤怒最终以至少50万人在骚乱和针对共产党人或疑似肇事者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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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中丧生而告终。1997年，印尼又经历了经济危机。印尼盾又贬值，许多人失去了工作，随后爆发了针对华人商店的骚乱，这些
华人商店被指责为基本商品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这场骚乱以苏哈托倒台而告终，数百人成为受害者。数百名受惊的华人选择离开印
尼。Ang在她的书中说，这件事让她不了解如何把她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关涉起来。如果Ang留下来，她的华人身份将阻止她将印
度尼西亚视为一个舒适的“家” (Thung, 1998)。 因此，自称为印尼华人的人表现出不确定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 “华裔散居”的影子
永远无法圆满解决“家”的问题(Ang, 2005)。 2 . 2印尼华裔的文化传承原则 根据Cavalli-Sforza和Feldman在Adhiputra (2013)
中表示传承有三种方法，即垂直传承、横向传承和倾斜传承。垂直传承是父母对子孙价值观的一种传承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文化传
承与生物传承没有界限，因此很难区分，因为人们通常会向任何对自己的观念负责的人学习。横向继承是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发
展环境中从同龄人传承的一种方法。倾斜传承是一种从其他成年人和制度（正规和非正式）传承的方法。 2 . 3华裔教育“虎妈“式教
育方式的形成与第一代移民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有关。”华人在海外对于子女的教育向来很重视。中国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闫
长明在接 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被第一代华人移民带到海外，他们深信在异国他乡。只有学
习才能保证一代代华人成长和提升。 第一代移民中，往往保留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父子“之间的等级结构。传统的”父父子子“观念使
得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权威绝对高于子女，他们往往包办了子女教育，这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式教育理念完全不同。而当前，这
些观念伴随着移民二代的角色转化正在发生改编，移民二代在反思中逐步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拥抱当地主流教育方式。 第二代移民
成长在国外会更多地对“虎妈“式地教育方式进行反思。一方面，他们不想采取西方自由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时代不同了，生活以不再
像父辈那样辛苦，在实现了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后，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去实现自己的认识价值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西方主
流社会(杨,王, &吴, 2018)。 2.3.1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播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及中华文化精
神，这些价值观和文化精神体现在华侨华人的日常行为和各种活动上。以硅谷华侨华人为例，他们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受到
崇尚自由、个性、竞争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但是他们还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勤奋、刻苦、诚实、踏实、内敛、谦逊、爱国等中
华传统文化里所提倡的人格品质。（陈奕平，2011） 华文学校是华人在美国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在美国许多社区都有中
文学校。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共有634所中文学校，在校生约8.2万人；从1990到1995年，学习中文的学生增加了36% (陈奕
平, 2011)。 2.3.2华裔父母与孩子价值观不同：两代产生矛盾 美国临床心理咨询博士，曹君鸿, （Junhong Cao, Ph.D.）表示，
孩子倾向于美国文化，因为他们读书、工作、交友都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美国文化中所强调对个体的尊重(中国侨王，2021) 。 矛
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华人父母希望能够上有名学校，将来成为成功的认识，例如：医生、律师、工程师
等。而孩子的兴趣不在这些地方，不接受父母对他们的目标，也不考虑未来的收入和地位。孩子的选择往往更注重个人兴趣。 一位
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华裔说，华人父母比较重视努力工作，因为给孩子的周哦安排得很满。孩子觉得已经学习了五天，周末应该
休息。但父母却认为要一直努力。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曹君鸿说父母很少表达对子女的感情，他们表达关心的方
式主要是批评。这样的教育方式容易激化与子女的矛盾。孩子拿到不好的成绩就挨批。“孩子就会认为，父母不是真正地爱我。他们
爱我是有条件地，就是孩子要达到父母的要求才行(中国侨王, 2021)。” 2.3.3华裔对面子和礼貌的观念 在《论面子功夫》中，美国
社会语言学家Erving Goffman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概念。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所获得的社会支
持 (Goffman, 2016)。Brown和Levinson在Sadeghoghli和Niroomand （2016）拓展了Goffman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
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我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面子分成两种：积极面子和消
极面子。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收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远
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Sadeghoghli & Niroomand, 2016)。 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
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
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鲁玲萍, 2022)。 2.3.4餐桌礼仪 每
个国家有不同的吃相文化。中国看人重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所以喜欢华人喜欢围坐在餐桌旁边一起吃饭。主任平常端来饮食
给客人。但西方比较看重个人主义，所以个人吃各自的饭菜。 按照中国文化，吃饭时，在餐桌的人平常互相交流，显得很热闹。反
而，西方人只会和旁边的人说话，避免大声说话。华人用的餐具包括筷子、勺子、碗和盘子，最常用筷子和勺子吃饭。西方人的餐具
包括叉子、刀子、勺子、碗和盘子，最常用刀子和叉子吃饭，还有特定的汤勺子(Yang, 2018)。 开动之前，后辈会邀请长辈一起用
餐。用餐时，他们最好先拿离他们最近的食物，也不能用筷子翻动食物，它被认为既粗鲁又不卫生。他们常常夹菜给彼此的碗，表现
爱护和关心。吃晚饭，把筷子放在碗的旁边，不是在碗的上面(Loh, 2016)。 2 . 4华人对于孩子性别偏好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性别跟
他们的宇宙观有关。中国人的宇宙观是“阴阳”和谐。 “阳”是代表力量、活力、日光、热力、太阳和男方。“阴”代表被动、寒冷、黑
夜、月亮和北方，都是女人基本的特质。按照“阴阳”观念，可以看出男人和女人的分别。虽然如此， “阴阳”的差别会维持大自然和人
的和谐相处(Lasiyo, 1995)。 Oentaryo表示在华人的家庭中，儿子比女儿有更有利可图的位置，因为只有儿子可以延续父亲的姓
氏。据说华人认为长子是父母老年时的依靠。父亲的商业将由长子继承（Veronica & Christiana, 2013）。而女人只要结了婚生小
孩，就在家干家务活，这种概念仍然还保存至今。 3.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类型是一种定性方法，因为它讨论了散居
的特征、散居的原因、散居族裔身份对Dial A for Aunties的主角色Meddelin Chan的文化传承的影响。笔者使用的研究类型是定性
内容分析，即将文本或单词分类或过滤为代表各种特定内容的多个类别(Ahmad, 2018)。定性内容分析倾向于根据源文件的语境和
过程来呈现媒体信息，从而使得到的结果对媒体内容更加深入和细致，解释媒体内容与社会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这种类型
的定性内容分析研究将媒体信息视为代表人们生活范围内某些文化的符号(Ida, 2004)。因此，该方法适用于笔者的研究，因为本研
究对Dial A for Aunties中所写的散居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可以反映出在美国的印尼华人的真实情况和面临的问题。 资料
收集步骤如下： 1.确定样本，即来自Jesse Q. Sutanto的Dial A for Aunties。 2.确定包含印尼华裔散居特征的词/短语/句子/段
落。笔者将资料录入表格中的引用和页面数据栏。 3.确定包含印尼华裔散居传承文化的方法的词/短语/句子/段落。笔者将资料录入
表格中的引用和页面数据栏。 资料收集了以后，资料分析步骤如下： 1.将收集到的印尼华裔散居族裔特征料按照附录4中的散居特
征表格进行归类。 2.对收集到的印尼华裔散居传承文化方法资料进行分类，并按照附录5中 的散居族裔特征表格进行分类。 3.描述
已收集的散居族裔特征资料。 4.描述已经收集到的造成印尼华裔散居族裔的特征的资料。 5.描述已经收集到的造成印尼华裔散居的
创城文化的方法的资料。 6.从描述中得出结论。 4. 研究分析 4.1身份认同 Meddelin的外公、外婆来自中国。他们为了找更好的机
会所以搬到了印尼。在印尼生了五个女儿，第四个女儿就是Meddelin的母亲。大姨是最坚定，大家都听她的。在婚礼策划师，她负
责做蛋糕。二姨最喜欢打太极拳，着急的时候总是突然摆出太极姿势。在婚礼策划师，她负责化妆和发型。母亲负责花束和插花，她
最喜欢中药，她认为中药是最有效率的药。四姨负责娱乐，她会唱歌、表演。四姨是姐妹中最现代的，她的英文也是最好的。 这四
个姐妹在印尼出生与长大，在家习惯说印尼语和汉语，还有一点点福建话。 Meddelin的爸爸来自香港，但是他很早离去家人，所以
在家里谁也不会讲广东话。四个姐妹结婚后决定为了避免诅咒而搬到美国。那时，母亲已45岁， Meddelin才18岁。 因为四个姐妹
在印尼长大，她们还坚守中华文化。通过她们所用的语言和所做的事还所有的习惯，可以看得出来她们不是完全适应西方文化，却还
实践很多属于中华文化的事。 在语言方面，四个姐妹还常常跟彼此混着用印尼语和汉语，只是对外人或孩子说英文，她们的英文也
不是很流利。说英文时，读者会看到一些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Meddy, everything okay with camera, ya? You ready for big
day?”（第19页） “We are not going to police. No, I don’t trust them. We don’t know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say
she temperating the body—”（第65页） 她们四个人都认为汉语和印尼语非常重要。小时候，妈妈让Meddelin上补习班学习汉
语。长大后，Meddelin还不会说流利的汉语，妈妈表示遗憾和可惜。 遇到会说印尼语或汉语，她们四个人马上表现出喜欢和羡慕，
还对Meddelin说她应该学学他们。她们还是希望Meddelin能够学好汉语。她们已离不开印尼语和汉语，这些语言成为了她们的身
份。 除了语言，在家庭价值观方面，她们也还是保留华裔的观念。从Meddelin小，她们一直强调孝顺（第20页）、面子（第56
页）。她们都一样认为后辈该听前辈的话，有客人来时，该好好端茶送饭。吃饭时，她们也还是选择中国饭馆和跟着中华的餐桌礼仪
喝中药，迷信。住在印尼很多年让她们性格已定形。但有些东西，她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她们本来都很相信迷信。她们相信
家里男生离开她们的原因就是诅咒，后来她们却说这不是诅咒，而是“一家之福” （第157）。她们更加开放，告诉女儿不需要结婚就
可以生孩子。小说含蓄地议论女性主义。 孔子在《论语•季氏》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句中的“小童”，
郑玄诠释为“若云未成年人也”。国君的妻子须自称“小童”，表明这位女性虽贵为国君之妻、万民之母，甚至还能象邑姜那样立过殊
功，但终其一生，也还是一个时时需要男性扶持照料的未成年人。颇讲究“正名”的孔子不仅赞同这种称谓，还将其极郑重地传授弟子
门人。可见孔子对女性地位的不承认态度(董, 2020)。 小说里的角色虽然大大跟着儒教的概念，但在这一方面却反对并采取西方文
化的概念。虽然四个前辈都是比较传统的华裔，但是她们从来没有相信“重男轻女”这概念，还富有表现力的对女主的骄傲。后来，
Meddelin带男朋友见长辈时，妈妈也说：“我很现代，我甚至不在乎你要不要结婚，只要你给我孙子孙女就行。”（第246页）。 因
为她们在华文文化中成长，她们到了美国虽然会改变，但是她们的性格已经定形，很多传统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她们的意识里或潜
意识里了，哪怕她们自己并没察觉到。她们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但同时骨子里的中国文化的血液仍旧滚动着。 Meddelin出生于印
尼，18岁的时候跟着妈妈搬到美国。她本来申请了八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和一个在纽约的常春藤盟校大学。虽然她被常春藤盟
校大学录取了，但为了陪妈妈，她留在加利福尼亚。因为家里的诅咒，妈妈把所有的希望放在Meddelin身上。结果，Meddelin变成
一个不会做决定的孩子。从小到大，她一直听前辈的话，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终她还是去做。例如，妈妈在Meddelin的相亲对象
面前显得很谦虚，一直鼓励对方表现自己的优秀。Meddelin其实反对这种交流方式因为显得“拍马屁”。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习惯
Meddelin 不知不觉采取到自己的脑子。例如，她嘲笑前辈很迷信，但是Meddelin其实也很迷信，甚至她害怕谈恋爱因为相信家里
被诅咒。另外，虽然有时会抱怨妈妈让她喝中药，但后来她总是认可它的效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喝了一口，花草茶就像仙丹一
样，将甘甜的温暖传遍我的全身，一直传到我冰冷的双手。我又喝了一口，然后又喝了一口，没过多久，我就喝完了整杯，感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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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55页） “不知道她在中药饮料加了什么，它确实能让我精神一点，又热又苦地滑进我的喉咙。”（第82页）总的来说，虽然
心里抱怨又不满意，Meddelin还是很听话，做了前辈让她做的事。 Meddelin比前辈们也比较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路。
综上所述，前辈们传承华文文化的教育，女主通过环境和家庭受到两国的文化，造成新的生活观。前辈们也收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
没有女主的多。 3 . 2文化传承文化传承的方式本来有三种，不过小说里只出现两种文化传承的方式：垂直传承和倾斜传承。大部分
是垂直传承，也许因为本书是属于家庭书籍。小说描写很多母女关系的情景。当妈妈和阿姨们不在场，Meddelin也常常提起她们的
教育方式。 “啊，孝顺，亚洲家庭教育的根本。从小，我就被教导要把我的长辈——也就是妈妈和阿姨们——排在第一位。这就是为
什么在我这一代的七个孩子中，我是唯一一个参与家族企业的人，虽然我非常想离开。为了他们，我假装喜欢这一切，但它正在慢慢
吞没我对摄影的热爱。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考虑离开我们家族企业，回到我对摄影的热爱——能够再慢慢来，尝试不同的镜头、灯光
和角度，而不是急于拍照拍完同样的东西。但我也没办法向我的家人透露这些。”（第19页）垂直的传承大部分影响了Meddelin的想
法和做决定的考虑。因为垂直传承从小已经萌芽，而且在家里发生的。既然Meddelin从小就跟长辈一起住，导致她的想法很多由她
母亲塑造出来的。所以不知不觉也会影响到Meddelin基本的生活观念。她如何对待别人，尤其是长辈，用什么语言交流，对爱情的
看法，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人的童年所经历的事情会影响到大脑结构的发育，为了他将来学习的态度打 好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行为和健康奠定了基础(N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Meddelin从小到高中都跟妈妈一起住，上大学
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独自一个人住宿。在那个时候，读者可以看到她一直想要脱离妈妈的掌控，想要属于自己的人生。 Meddelin知道
在华人的家庭中，孝顺是最重要的。但她自己跟妈妈有不同的想法。虽然自己非常想要离开家族企业，她仍然不敢得罪妈妈。虽然小
说里很少提到她的非华人的朋友和其他环境，但可说Meddelin想法是收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因为她是在美国
长大和读书。 妈妈小时候告诉她的“诅咒”影响了她做决定的判断。这个“诅咒”教训她女生是长辈的依靠，女生不能离开家人。这
个“诅咒”代表了迷信的华人家庭，也是父母对女儿的希望。那个诅咒是说家里的男生总有一天会抛弃家人，于是家里的女生只能靠彼
此生活。与一般华人的生活观不同是小说里长辈偏偏不是最想要生儿子，却是希望生出女孩。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得出Meddelin家庭
的文化转变。一般来说，在华人家庭中，男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Meddelin的长辈搬到了美国，认为男人不靠谱，改变了这种
观念，女生未必依靠男生生活。 除了家庭和教育，小说里也描写了Meddelin的工作任务。这些都属于倾斜传承的方法。她是从别人
或其他单位来认识华人的文化。虽然如此，她的工作也是和他的家人息息相关。毕竟Meddelin和长辈一起工作，她工作的地方算是
一种机构。 她家的婚礼策划师的顾客有不少的是华人。从这些顾客，她学到了华人的做生意、取名字、办婚的习惯。 “这正是印尼华
裔喜欢用名人或品牌名称或某种形式的拼写错误的名字，给孩子取西方名字。还有一个例子： Meddelin。我父母本来想要取玛德琳
（Madeleine）。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表兄弟们称我为Meddlin’ Meddelin （多管闲事的Meddelin），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
有多管闲事。其实，这也是因为我母亲和阿姨们对整个家庭来说已经足够多管闲事多了。”（第16页） “在富裕的印尼华人社区中，
父母们早就安排他们的儿女能嫁惑娶最富有的对象。考虑到Sutopos庞大的企业集团和房地产，Tom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尽管
他的性格令人厌恶。”（第231页）在这里Meddelin发现自己取名字的来历是来自于父母的印尼华裔身份背 景。1996年，苏哈托总
统颁布政府法规让印尼华裔取印尼名字。为了同化，很多中文名字都改称印尼名字，包括把本来的姓氏改成像印尼名字(Heriyanto,
2020)。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宗教和现代化都影响印尼华裔的名字。印尼华裔显示取西方名字的偏好。如今，很少看年轻人
有“Budiman, Gunawan”等其他印尼传统名字。这是表示父母相信姓名和声望息息相关(Subanti, 2021)。Meddelin出生于印尼，
本来没有打算搬到西方，所以父母取名字的方式收到了印尼华裔文化的影响。 3 . 3散居族裔特征 散居族裔特征可以分成六种。在这
本小说，笔者发现五个角色表现出三种散居形式：（1）分散的历史、（2）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6）优先考虑集体身份。 “我妈
妈和阿姨们认为华人的诅咒不会跟着她们到西方，所以她们结婚后，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布里埃尔。”（第10页）
Meddelin在印尼出生，她是第三代华人。她父亲来自中国香港。第一种散居（分散历史）出现当她们怀念她们之前在印尼的生活或
者祖先的起源。在26页，Meddelin怀念并告诉读者她的身份：半个福建人半个广东人。她们相信她们被诅咒。咒语说家里的男生一
定会过世。他们以为诅咒不会跟着他们去西方。她们搬到美国的动机是希望诅咒会停下来。但是搬到美国之后，这个诅咒对她们来说
却变得更严重。家里男生不会离世，而是离家出走抛弃家人。Meddelin的大叔接着他爸爸，在夜深人静时一言不发而离开家了。 除
了诅咒，读者可以看到她们的原籍国记忆通过女主怀念她爸爸或从为何她和Nathan会很容易相处。整本书里，Meddelin很少怀念在
印尼的生活，但她常常通过长辈的行为和工作，会经常提到印尼华裔的一些文化。在小说里可以看得出她对现在住的地方，对美国还
相当满意，适应得很好，通过她和前辈们的交流也可以意识到她有时候对中华文化的反抗，而没有对抗西方文化，所以她没有觉得需
要联想自己与原籍国。 Meddelin一家最主要的梦想就是避免诅咒。另外，她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可以从Meddelin的
心里话和妈妈的建议看得出来。在第210到211页，Meddelin怪自己因为没能像表兄弟们那样优秀，那显示出她对自己的未来的希
望。因为家里情况不理想，长辈没有给Meddelin追自己梦想的机会。因为被男生抛弃，她们一直希望Meddelin能够独立，实现梦想
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现实”才是最重要的。 “不切实际——这一直是我的口头禅，从妈妈和我的阿姨们传下来的。 “不要不切实
际，”她们会说。她们一生都必须务实；没有梦想或理想主义的空间。看看四姨就知道了，妈妈会说。她一路追逐自己的梦想，从印
尼一路追到洛杉矶，看看现在怎么样了。当你不切实际，当你让梦想控制你，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第213页）他们的原籍国记忆
也可以通过旧习惯分析出来的，大多数是来自印尼的习惯，也就是印尼华裔的习惯。小说里大部分谈论了如何对待客人，人与人的相
处和吃相的文化。女主的妈妈特别喜欢“面子”这种观念。妈妈常常提到“丢面子”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这个观念。妈妈挥手，
说：“来，帮妈妈切芒果。如果我们没有提供任何食物，就非常不好意思。” “妈，你是真的吗？你现在还在乎有没有面子？我认为这
已经不重要了吧。（第56页）在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Meddelin的妈妈不是忙着准备处理尸体的计划，而还逼她切水果。这是因
为她还是保持“面子”这个观念。虽然客人是自己的姐妹，但妈妈还是客气地对待她们。客气的行为也显示出在她们不愿意接受赞美的
话，而且鼓励别人讲好自己，找出他们的优点并夸他们为了赢得他们的好一面。 “任何读到这个聊天记录的人都会认为我迫切希望得
到Jake的认可，但我知道这是妈妈表示礼貌的方式。这就是她抚养我的方式，鼓励其他人讲好自己，然后从他们所说的话中找到好
的东西并表示赞赏。我分不清这是中国的还是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但不管是什么，它对Jake起作用了。”（第60页） 可以看到
Meddelin很了解西方人的思想，她可以分析出来这样的行为会被西方人意识到成“拍马屁”，但在华人文化中，这只是一种对待别人
的好方式。她妈妈身为在印尼出生与长大的人并不懂得如何面对新认识的相亲对象。最后，因为文化和语言不同引起了她妈妈出丑
了。 他们的原籍国记忆也可以通过和西方的文化差别。这个散居族裔特征最主要可以看出发生在Meddelin身上因为小说使用她的角
度来讲故事。Meddelin的 生活观可以在她和家人的互动分析出来的。长辈教的东西，她常常会提到，如果她想法不同，她也会给读
者显示出来。这些生活观都是关于男女偏向、迷信文化、做决定的方式、独立生活和对长辈的礼貌。这种性格特征使她与家人区分开
来。妈妈和阿姨们是印尼华裔的代表，而Meddelin是西方人的代表。她在这两个身份困扰着，因为她不想让长辈失望而又想要拥有
自己的想法。 “当我这一代敢对父母顶嘴时，总是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联合起来，把我们沦为发脾气的孩子，驳斥我们的话，这样
我们就赢不了。我想要疯狂地踢在地上尖叫，直到他们听到为止，但当然这只会证实他们的信念，即我不过是个傻孩子。”（第211
页）这里Meddelin表现出自己的委屈。一直觉得自己和长辈有冲突但是没有说出来。结果，在高潮的时候，她爆炸了，向长辈抱
怨，也表现出对一些东方文化的不满。长辈还是混着使用印尼文、英文和中文，希望Meddelin会学好中文，因为她们觉得使用印尼
文和中文说话更自在。第六种散居族裔特征为优先考虑集体身份。长辈们都一直看重团队合作，四个姐妹都一起开个婚礼策划师，也
希望Meddelin参加她们。当Meddelin出事时，她希望只有她妈妈知道，但是她妈妈偏偏把阿姨们教过来。她妈妈认为阿姨们也是内
人，有什么事就应该和她们商量。 “‘妈，我们不应该告诉所有人这件事！’妈妈皱眉。‘不是所有人。只是你的阿姨们而已。’ ‘那是所
有人！’ ‘ Meddy,’她不同意，说： ‘她们是家人。是不一样的。’ ‘……这不是你应该跟所有人讲，就算他们是家人。’ ‘这就是你应该跟
家人讲的事，’妈妈说。”（第56页）长辈们也认同和尊重自己所属的群体、文化和社会身份，愿意为其价值观和传统保持和传承做出
努力。例如，妈妈花钱为了让Meddelin学好中文。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比较偏爱会说中文的人，包括女儿的对象。 “‘哇，她的印
尼语和中文说得很好，’妈妈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父母一定很骄傲。’她尖锐地看了我一眼。”（第226页）因为这个诅咒，家里只剩
下女性，所以她们不得不互相依靠。妈妈希望 Meddelin永远不会离开家。当她表兄弟一个一个离开家去国外读书，Meddelin的阿
姨们会对她妈妈说：“女儿永远不会离开你。女儿真是福气啊。”（第20页） 在故事中，Meddelin和阿姨们五个角色都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原籍国的旧习惯。因为她妈妈和阿姨们都是第二代华人，在印尼出生与长大，而Meddelin在新加坡和美国长大。她英语最流
利，不太会印尼语和中文。看小说的时候，读者会感觉到Meddelin和她家人的矛盾和摊牌是因为她们不同的生活观和生活方式。 阿
姨们都羡慕Meddelin妈妈因为只有她生了女儿，她们都认为生女儿是一种幸福，所以Meddelin有很大的压力。她妈妈和阿姨们都认
为女生需要互相依靠，因此Meddelin不敢说出自己离家出走的梦想。她害怕诅咒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让自己相信她妈妈和阿姨们
说的话。 “我不像我的表兄弟。我不像我的父亲和叔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家人。我没有傻到认为诅咒会跳过我。多年以后，我未来
的丈夫离开了我，我剩下的只有妈妈和我的阿姨们。”（第11页） 3.4家庭教育和价值观 中国古代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关。一些迷信观
念和习俗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代代相传。Meddelin的妈妈和阿姨们都很迷信。她们从小跟Meddelin说她们一家人被诅咒
了：所以男生一定会离开她们。她们从小就一直跟Meddelin说家的所有男生被诅咒，因此她们觉得女生比男生好，导致她们把所有
的希望托给Meddelin。前辈们希望她不会像家里男性一样离开她们，所以她们决定了她的每一步都是跟着前辈们，包括未来的工
作。这是属于“虎妈”的教育方式。 “‘女儿永远不会离开你。女儿真是福气啊’二姨说。” （第10页）长辈的迷信观念影响到Meddelin
长大后很怕谈恋爱。大学时，她找到了心上人叫Nathan。当他想要更进一步交往，Meddelin却拒绝，因为她不想要他变成像爸爸一
样抛弃了她。这个观观念让Meddelin相信女生都要互相依靠，不然的话她就是不孝顺的孩子。这影响到她做决定的能力。她什么都
听长辈，虽然有时候会不赞同她们的看法， Meddelin还是非常依赖长辈们做决定。 “我不像我的表兄弟。我不像我的父亲和叔叔。
我不能就这样抛弃我的家人。我没有傻到认为诅咒会跳过我。多年 以后，我未来的丈夫离开了我，我剩下的只有妈妈和我的阿姨



们。”（第11页） Meddelin因为所谓的诅咒一直以来都被困在一个地方。她害怕让妈妈失望。但是后来还是透露，她妈妈其实不相
信这个诅咒，还批评女儿因为迷信而错过爱情。在这里看出来两个文化的混合。妈妈本来迷信，教孩子也迷信。后来搬到了美国就发
现其实没有“诅咒”，只有“一家之福”。 “哎呀，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诅咒，我们当然很难过我们的丈夫都离开了我们。但几年后我们才
意识到，其实并不是诅咒，而是一家之福。因为你爸爸离开了我，我和你阿姨更亲近了。她们也变得更加亲近，因为她们没有丈夫，
没有儿子。而你，他们视你为女儿。你很像你有四个母亲一起长大。这是一种幸福， Meddy。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亲密的家
人。”（第158页）妈妈给的安慰和启示也提到了家人的重要性，特别是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关系。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并不是大事，
只要家里的女生好好相处，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幸福了。读者也可以通过小说的角色看到女生的主要性。主角们都是女生，坏人大部
分是男人。小说描写女生没有男生也可以好好的。除了家里的诅咒，她们迷信的文化也可看在她们日常生活中。发现尸体之后，她们
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自己会带给客户不好的运气，互相提醒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会带来坏运气。 “明天是大婚礼的周末。如果
我们现在靠近尸体，我们会把坏运气带到婚礼。我们会诅咒新郎和新娘一家人。” （第70页）对于饮食和吃相，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
差别。西方人习惯一个人吃一盘菜，而东方文化习惯在圆桌和家人一起吃饭。每个人有自己的米饭，配菜在中间，谁都能够自己选自
己拿菜。这个镜头发生在饭馆里。Meddelin一家人虽然住在美国，吃饭时还选择中国餐厅并吃中国菜。 “‘多吃点，Meddy。明天要
养好体力，’大姨用中文说，把两块红烧排骨扑通一声放在我的盘子里，而我则小心翼翼地把饺子放在其他人的盘子里，给他们倒
茶。二姨把叉烧包一刀两断，分两份放在每人的盘子里。圆桌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拿到所有的菜，虽然如此还是要相互夹菜给其
他人，如果没有互相夹菜，中国人的家庭聚餐还不算 完整的，因为相互夹菜为了表示爱意和尊重他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量用最
夸张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热情。”（第13页）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提供给他们吃饭或一些点心。这表现出关心和礼貌。当Meddelin妈
妈发现女儿杀死她的相亲对象，妈妈还非得要切水果给姐妹们，怕丢面子。 “妈妈挥手，说：“来，帮妈妈切芒果。如果我们没有提
供任何食物，就非常不好意思。” “妈，你是真的吗？你现在还在乎有没有面子？我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吧。” （第16页） “’中药是
真药！’她开始了长篇大论，关于中医如何在医学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且比西药好得多，等等。” （第57页）除了饭菜的选择，
Meddelin的长辈还是选传统的中药，并觉得中药比西药好得多。虽然每个华裔散居族裔对中药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对它有所
熟悉。不管他们相不相信，但华裔散居族裔可能有过尝试中药的经验，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拒绝西药。 Meddelin对此没有表现任何
看法，但她对中药也不太了解。后来她们也用了一种中药作为工具来解决问题。这些顺便也教Meddelin如何和别人相处。不管是对
自己的家人还是对客人，她们一定要表示尊重与以他们为主。虽然自己在不利的情况也要好好对待客人，不然会丢面子。在这里读者
可以看到Meddelin不乐意地行为。她觉得还有其他更急的事，也就是说她反对妈妈的“面子”观念。这个场景也显示出华裔的家庭价
值观。可以看出，Meddelin从小就受了妈妈的教育，如何对待前辈：听话、尊重并服务他们。除了前辈，对其他任何人也要友善、
讨喜、客气、谦虚。妈妈假装当Meddelin找相亲对象时（第60页），她一直夸对方为了得到对方的好一面。Meddelin知道后就大吃
一惊并表示重重的反抗。谦虚的行为可以在一个场景看得出来。Meddelin说大姨太传统了因为她不愿意接受别人对她的赞美。中国
人被夸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因此有了话：“哪里哪里”表示否定对方对自己的赞美。若人直接接受别人的赞美，别人却会觉
得自己很骄傲。 “大姨太传统了，不会在恭维时表现出高兴。她挥手拒绝我们的赞美，喃喃自语，“真的？这没什么。”但是她的 唇角
只有最细微的微笑，这很明显表明她正在强忍笑容。”（第79页） Meddelin对这个习惯表示不同意。她用了“太传统”这个词来表示
自己的不满。她觉得收到别人的赞美自然要接受。可以说因为她在美国上学，有了非华人的环境让她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
和“面子”观念有关。这个观念在她们生活中占很重要的角色。身为华人的散居族裔，她们搬到美国的动机当然不是为了找开心。散居
族裔之所以离开家乡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在目的国家并不是可以所愿。她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并从零开始新的生意。
对她们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并没有时间去设计自己的梦想。这个概念传承给Meddelin身上（第213页）。这个概念限制
Meddelin的梦想。她除了因为“诅咒”害怕谈恋爱，也因为前辈的压力不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她自己也知道前辈是为了她好，但是她
当然忧虑。她渴望着自由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帮她安排她所有的生活，她几乎没有机会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自己的决
定。所以，当她们处理尸体的计划几乎失败，影响到Nathan被警察抓住，Meddelin崩溃了。 “‘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不是小孩了，
妈妈。天哪，这一切都是负担！’ 他们被吓了一跳。这是她们最糟糕的噩梦，成为他们孩子的负担。 ‘Meddy，你怎么能这么说？’大
姨用英语说，她的胸部起伏着。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总是互相照顾。’ ‘是的，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一直都在。我
不知道没有你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上大学的时候瞥见了，然后我搬回了家，我又回到了依旧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你们捏我告
诉我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想成为婚礼摄影师，但我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家族事业，因为
你们总是说你们为我、为这个家族事业牺牲了多少，所以就是这样，牺牲的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第210页） Meddelin受不了
了，最终反抗前辈们，说出自己一直以来不敢说的话。她把前辈们所提供的团聚看成负担。她提出的意见都以渴望独立、自由的生活
为根，也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但也有可能有一些代沟影响她们的生活观。前辈们体验到生活在他乡有多么辛苦，只能依靠彼此，
Meddelin在另一方面还年轻，没 体验过苦。但是这样的教育也让她没有安全感，没办法表达自己，觉得自己不独立，过于依靠妈妈
（第210-211页）。 通过这种交流，前辈终于明白Meddelin的感情。当然前辈没有那么轻易放弃多年的信念。面对Meddelin的意
见，她们一开始不相信并对女儿的情感不领情。她们把Meddelin的意见当成小孩子发脾气而已。但是其实通过合理的交流，她们能
够解决问题。她们谈谈心之后，发现彼此的想法差别。Meddelin没有怪妈妈，发现妈妈也当过年轻人，自然明白她对爱情的恐惧的
感觉。妈妈还说： “‘不要因为诅咒而错过爱情，你真傻。我以为你比谁更有教养。’笑声冒出来。我迷信的妈妈正在责备我相信诅
咒。生活再奇怪不过了。”（第158页）一开始她们以为的诅咒原来就是家庭的幸福。前辈们本来真的相信有这样的诅咒，但是后来
觉得这个诅咒并不存在。换句话来说，她们搬到了美国之后发现家里男生离家不是世界末日，她们还可以靠自己独立生活。在这里又
可以看到主角色的女性主义。 前辈们搬到美国之后的想法变化也可以在她们对结婚的观念看到的。妈妈还是急着抱孙子女，但并不
在乎Meddelin要不要结婚。这表现出她们西方化的观念。东方文化还很在意名分。两人必须结婚才可以生孩子，不然会丢家族的面
子。但是西方文化却不管这些事情。两人互相爱就足够了。妈妈对西方文化表示赞同的看法。 “我很现代，我甚至不在乎你要不要结
婚，只要你给我孙子孙女就行。”（第246页） Meddelin不会说中文让她心里愧疚。妈妈已经付出这么多，搬到陌生的国家，但跟自
己的女儿都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她心疼妈妈是她最大的学习汉语的动机。她自己并没有觉得汉语对她的身份认同很重要，所以和汉语
没有很大的情感联系。 “尽管她的英语并不流利，但她改用英语这一事实在让我感到内疚。她为了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但我连用她
的母语和她交流都不会。”（第51页）女主的家庭价值观受到长辈的影响。有时，读者也会意识到她的意见与中华文化相反。五个主
角色很迷信，因为害怕诅咒才错过爱情；把家人放在第一位，显示出中华文化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孝顺的观念；餐桌礼仪和饮食习惯反
映出中华文化；如何对待客人和保持礼貌。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她们的印尼华裔身份。女主的西方生活观可以在她和前辈们矛盾
时看得出来。女主渴望着独立的生 活，觉得前辈们对她生活的照顾与指导是一种负担。她还觉得没有自己的身份，总是做妈妈希望
她做的事情。女主对“面子”的概念也相当不同意。她觉得并不需要因为保护面子而牺牲更紧急的事情，也不需要为了给别人面子而把
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天。可以看出她重视西方的个人主义。 3 . 5跨文化语言交流 Meddelin的家庭都会混着使用印尼文、英文、普通
话和闽南话。Meddelin大部分使用英文，她没有掌握好其他的语言。妈妈和阿姨们却最喜欢用印尼文和中文。如果她们在聊天，
Meddelin会尽量试着慢慢了解她们说的话。但是有时候无论如何她没办法抓住妈妈和阿姨们说的话，到时候她们会换用英文来交
流。 “我的汉语很糟糕，我的广东话根本不行。妈妈和阿姨们经常用汉语和印尼语跟我说话来帮助我提高我的语言能力，但后来就放
弃了，改用英语，因为我只听懂了她们所说的大约50%。”（第13页，第2段） “无论我的家人说哪种语言，我都会用英语回复，因
为二姨说过：听我挣扎着说印尼语或汉语会让她血压升高。 （第13页，第6段）”妈妈和阿姨们其实不太会说英文，但是她们会尽量
说英文好让Meddelin明白她们的意思。这个“不流利”的语言能力，读者可以从她们说的话看得出来。作家故意地写语法有毛病的句
子。她们也被描写为带很重口音的散居族裔。她们使用很多印尼文和普通话的感叹词，例如：“哎呀，为什么你跑出去？”（第51
页）、“aduh, sayangku” （第52页）、“啊”等。Meddelin在整个小说中却没使用过这些感叹词。 除了感叹词，她们还使用中文
的成语与网络用语。例如：“我在这里买酱油的。” （第19页）意思是“路人”。这个话语翻译成英文并没什么意义。既然小说里没有
脚注， Meddelin代表了读者问她们什么意思。如果你看懂印尼文和中文，小说里有很多词语你很快就可以明白。 Meddelin小时候
上过中文补习班，但是后来也忘记了很多词。她在学校没使用过中文，朋友们也都讲英文，连跟她的混血男朋友她也用英文。所以不
管她们多常使用中文， Meddelin也没什么大的进步。虽然几乎没有语言环境， Meddelin的妈妈和阿姨们还是希望Meddelin学会普
通话。 “二姨说：”还有他是台湾人，所以他的中文非常好。可能他可以帮你提高中文表达能力。你每次讲中文，哎呀， 让我头
疼。”（第22页） “妈妈叹气。‘我为了你能学会中文都花了很多钱，全部都白花了。’”（第84页） Meddelin不会说普通话这件事有
时候让她错过一些消息，虽然无法完全听明白，但是多年听普通话和印尼话让她能够抓住一些关键词。Meddelin面对的情况和经验
跟很多印尼华裔很相似。大部分第三代以上的华裔失去了说汉语的能力，但还仍然被父母吩咐学习汉语。长辈还认为汉语带有自己的
身份、文化，失去它等于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她讲话太快了，我听不懂，但我确定我听到了她最喜欢的汉语话说：‘丢脸’。”（第14
页） “热气腾腾的手推车由女服务员推着，不过如果你称她们为‘ waitress’，她们不会为你停下来。一定要喊“阿姨！阿姨！”，走过
路过时拼命挥手让他们停下来。” （第12页）虽然Meddelin的语言能力有限，她知道在华文文化使用的社交暗示和适当的称呼。例
如：Meddelin在中国饭馆吃饭知道必须挥手喊着服务员“阿姨” （“auntie”）并不是叫他们“服务员”。 5. 结论 从Clifford (1994)提
出的六种散居族裔特征，笔者发现小说里有三种散居族裔特征在五个主角身上：分散的历史、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优先考虑集体身
份。女主受到中华文化传承通过垂直传承和倾斜传承。垂直传承都来自她的前辈，主要是妈妈和四个阿姨。另外女主通过工作环境和
社会交往也接触到中华和印尼文化。虽然她周围环境肯定对她有很大的影响，但女主学校的情况和同龄朋友没有被提到，所以无法分
析出来横向传承发生在女主身上。 女主的家庭价值观受到长辈的影响。前辈们按照中华文化来教育Meddelin，但是后来可以慢慢意
识到原来前辈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为她知道并赞同西方文化，Meddelin心里对一些中华观



念有些不喜欢。虽然如此，她还是尽量把前辈们教训的做到。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的方面，前辈们都常混着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
女主在美国长大，觉得用印尼语和汉语表达自己有点难，所以前辈们不得不使用英语、印尼语和汉语的混合体。妈妈很希望女主会掌
握好汉语，花很多的钱让女儿学会汉语。前辈们觉得汉语非常重要，在语言里包含自己的身份，所以对女主感到失 望，一直拿她和
别的会说汉语的人做比较，希望有一天女主会付出一些努力学习汉语。 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影响了它的呈现方式。在一个采访中，作
家说她的第七本小说背景在印尼，但是代理人让她改成美国因为他们觉得“奇怪”。作家说： “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南亚人来说，为了
维持我们原有的身份，我们需要更加耐心更加努力(Fauzia, 2021)。” 因为她们在中华文化中成长，她们教训孩子和传承给孩子的东
西大部分都是按照中华文化。她们的散居族裔身份对文化传承有所影响，年纪越大影响就越小。四姨是四个姐妹中年纪最小，她的英
文是最好的，也是最现代的。反过来，大姨年纪最大，她是最传统的。她们到了美国虽然会改变，但是她们的性格已经定形，很多传
统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她们的意识里或潜意识里了。Meddelin因为18岁时就搬到美国，她很快就适应美国的语言和文化。她的生
活观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她没有讲出来，但心里反对了一些前辈们教训的中华文化。虽然如此，她还是一一把所有教训的东西
做完。综上所述，前辈们的散居族裔身份影响了传承华文文化的教育，但是文化传承从前辈到孩子是成功。 【征引文献】 国家卫生
研究院（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2013).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
研究定量调查报告,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检索来源：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9231641/http://ww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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